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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正在进入非虚构书写的时代，纪实文学写作对
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在精神上要有自觉的使命、责任
与担当，行动上要走出书斋，快捷、有力、主动介入现实。近
年来，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实文学中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作
家们以沉浸式的体验及“田野调查”式的访谈深入脱贫攻坚
现场，在一线敏锐地捕捉时代新气象。徐一洛的《山那边，有
光》就是这样一部以书写广西贺州土瑶族地区脱贫攻坚故
事的纪实文学作品。

有精神温度的地方志书写

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实文学是新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非虚
构写作。作品以具体的人、事、村庄或乡镇为书写对象，作家不
仅以时代书记员的身份记录下此地发生的历史转变，还要从
一村一地的脱贫实践中，写出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作家们不
仅需要有纵深开阔的历史视野，还要有俯身大地的人文情怀，
在宏大中细腻地洞察凡人小事，生动地刻画，体现具有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

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山那边，有光》，作家徐一洛从都市
舒适的环境去到条件艰苦的乡村，在贺州土瑶族人生活的沙
田、鹅塘两镇下属的6个贫困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
查”，面对一个个村庄、一片片土地，听村民口述一个个鲜活故
事。作家因乡村的苦难往昔流泪，更被农村这几年的大变化而
感动。如何将这些凡人的日常故事转化成文字，给阅读视野开
阔的读者群体很好的阅读体验，实非易事。作者的选择是，在
对这些人与事的书写时植入一种“雄心”来赋予它更深广的意
义——像书写“地方志”那样，呈现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铭记
那些在改变命运的过程中勃发出生命之光的人。

《山那边，有光》由十几个真实的乡村故事组成。不论是靠
种植生姜、茶树脱贫的明梅村，还是以瑶绣脱贫的金竹村，又或
凭借强大毅力修成公路而脱贫的狮东村，他们村里发生的故
事，在全国脱贫路上一定都有千千万万相似的已发生或者正在
发生，但对于沙田、鹅塘两镇的土瑶族人来说，这些可能看起来
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却是个体命运得以改变的巨大开始，这
对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意义非凡。作家通过细致入微的
调查、访谈后，尽量摒弃带有故事趣味性的记录和书写，使本
书成了有文学性的“地方志”和颇具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

让真情自然流露的书写

在读这些扶贫脱贫的人与事时，能清晰感觉到徐一洛在努
力地克制修辞的使用，有意让文字呈现出最朴实的质地，甚至可
以说是去技术的“裸写”。虽然如此，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凡人
小事凝结着作家对笔下人物炽热的情感。

有个故事写到20世纪90年代，村支书赵转桂当年为了
能建自己村的村小，不用走十几里山路到邻村上学，刚刚二年
级的他“毅然用稚嫩的肩膀，从老龙冲的土窑往村里挑砖，一

次挑4块，一挑就是好几个月。每挑一趟砖，他都要步行好几公
里。”以虚构见长的小说家也许可以此为素材，虚构出种种感人
的细节而完成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精彩故事，但徐一洛只以白
描的手法记录了当时的情境。作家从话语中心位置后撤，并剔
净修辞装点的华美光环，也不进行判断，只如实地记述事情，哪
怕这样的记述显得有些粗砺拙笨。

体现真实的情感，打动真诚的内心，呈现“原来的样子”是
很有效的书写方式之一。因真实是非虚构写作最核心的要素。

为凡人琐细书写的中国故事

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
作品一方面记录大背景下某地发生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也记
录了为这个变化而努力过、奋斗过的人，包括普通村民和扶贫
人员。在第二点上，徐一洛较充分地体现了女性作家细腻的人文
关怀和文风，书中有大量故事是讲述草根人物通过自身努力而
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如凤增贵一家的故事。十几年前，凤增贵
结婚时，亲戚都到齐了，眼看土瑶独具特色的婚庆长桌宴酒就要
开始了，可凤增贵却是开宴前才求完东家求西家，从邻居处借够
猪肉、酒、米、油等方得以顺利成婚，而今他们靠自己努力做生意，
不到三年的时间，便把70多平方米的泥土房换成120平方米的
楼房，从贫困户变为小康之家。

脱贫攻坚工作中，驻村干部的付出是不可小觑的，徐一洛
当然没有忘记将笔墨留给他们。她写了狮南村的干部赵万兴，
多次赴村途中遇险，但丝毫没有影响他扶贫的成绩，他“签订
租赁土坯瓦房12户，整治拆除木板危房26间，新建土瑶特色
木板房10户28小间，示范区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完成。”而韦
连军的遭遇更加令人唏嘘，徐一洛一反此前的白描手法，描绘
了大量细节：“……那时还没有水泥路，半路遇到塌方，约有几
十米长，下面就是100多米高的悬崖，人只能从塌方的地方走
过……看看下面的悬崖，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可能就走到这里
了。他靠在塌方的差不多90°的泥石上，根本不敢动，后来来
了两个村民，一前一后，前拉后推，才勉强把他带过去。走完这
几十米，韦连军感觉就像走完了一生，全身冷汗直冒。”另一次
更为惊险：“……在一个叫石梯的地方，因为连续拐弯，又下着
雨，在一个急转弯且上坡处，官畅稍微一加大油门，摩托车便
开始打滑，车头翘了起来，直接往前面百米深的悬崖冲过去，
韦连军从后座上紧急跳车，顾不得手机和提包掉到地上，死死
地拉住摩托车车尾，在摩托车前轮已经有一半掉到悬崖边的
时候，拉住了车子。两个人算是侥幸保住了性命。之后，每次经
过那个地方，韦连军依然心有余悸。”文本中还特意附上了谢
冰、谭志勤、彭达峰、凤接转等干部完整的驻村工作日记，让细
节更为真实可信。

脱贫攻坚是时下重要的创作题材，作家关注时代，书写时
代，以文学的温度与魅力构筑时代，任重道远又值得期待。《山那
边，有光》显然是脱贫攻坚题材中一部有温度、有魅力的作品。

徐一洛《山那边，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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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

远遁、寻找与世事
□乌兰其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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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两个诗人那样谈起了世事。
我说：“我寻找一只青鸟都快寻找一辈子

了，也没找到。”
牧羊人说：“这和我岂不一样？我放了一辈

子的羊，可这无数的羊里没有一只是我的。”
我说：“这不一样啊。你瞧你每天都守着

羊，羊是你的和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呢？”
牧羊人乐和了，说：“这

么说的话，你那只青鸟不也
每天都在你的心里飞来飞去
的？你找到它和找不到它又
有什么不同呢？”

《青鸟》中的这段对话，
可视为通向海勒根那艺术殿
堂的幽深小径。沿着这条瑰
奇浪漫又弥漫着寻根气味的
小径前行，可以感受到作家
艺术殿堂里供奉的宙斯女神
灵动繁复的面影，她自由穿
梭往来于历史与现实、时间
与空间、异界与人世、族群与
文化间。在精心结撰的故事
和煞费苦心的隐喻中，蒙古
族作家海勒根那将亘古的民
族历史和时代新变杂糅变
奏。在这些文字中，圣祖的骏
马、花剌子模的英雄、嘎达梅林的坐骑、骑手
嘎达斯的魂灵等这些遥远的传说及昔日的英
魂倏忽而至，而在庸常现实中沉默隐忍的亲
友们则在某一天突然幻化远遁，他们隐匿在
时间深处或人间秘境里，进而开启诗意和理
想的栖居。

由此可见，海勒根那的小说集《骑马周游
世界》的叙述风格和语言风格具有典型的神
话思维特质。在汪洋恣肆的想象中，历史、民
俗、世事、传说被熔于一炉，小说中的人物在
寻找自我和追求理想的同时，亦实现了对民
族文化精神的追慕和回归。于是，远遁与寻找
成为这部小说集尤为重要的叙事策略和结构
模式。

譬如，在《父亲鱼游而去》中，长着青蛙脚
的父亲被洪水带走后，母亲不承认从河里捞
出来的尸体是父亲，她带着年幼的“我”日夜
不停地找寻着父亲，并在居住的窝棚里支起
了大锅，与幻化成鱼的父亲亲密地交流闲谈。
小说的结尾，干涸的大河重现人间，父亲也终
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河里。与之相似，在
《寻找巴根那》中，哥哥巴根那在粗粝贫乏又
屡遭打击的生活中与羊群一起神秘地失踪
了。为了找寻哥哥，“我”和堂哥费尽周折，在
充满奇幻和诡异的旅程之后，终于在一片水
草丰美的草原中发现了哥哥与羊群。此时，哥
哥变成了一只“黑脸白身的矮羊”，他似有千
言万语想要诉说，但终究只是“领了羊群向远
方浩荡拥去”，目睹这一切，百感交集的“我”

则与众人跟随着羊群离
去的方向继续在茫茫未
知的草原上寻找。在这类
小说中，无论是长着脚蹼
的父亲，还是变成头羊的
哥哥巴根那，他们均具有
某些非人的特质，恰是由
于这些怪诞使得人物成
为族群历史和传统文化
的隐喻和象征。

海勒根那曾在创作
谈中说：“一种血脉的寻
根，一种民族情感的苏
醒，一种文化认同的溯
源，让我深深沉醉在这片
沃土高原。”《骑马周游世
界》的复古觅根、对殊异
人物故事和地母文化的

淬炼提取，使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实现
了恰到火候的交融。作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
返回远古并在理想家园中自由栖居的生存愿
景。由此，远遁和寻找显现出蒙古族人对天地
一体、万物谐和地追慕，以及对文化根脉的无
限贴近。

尽管作家深情眷恋远古自由蛮强的生存
方式，但他并没有回避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
间的巨大沟堑。远离尘嚣的边地和超功利的
生存犹如镜子般折射出当代生活的某种缺
失。现代化携带着一体化、标准化和同质化呼
啸而来，白色的蒙古包、辽阔的大草原、马背
上从容的牧人和繁星般的羊群渐渐逝去，取而
代之的则是整齐划一的定居点、沙化荒化严重
的稀疏草场、圈养的瘦弱呆钝的牛羊和再无纯
种蒙古马可骑的荒凉现实。小说中，当年轻的

“我”作为圣祖的子孙欲图骑马周游世界时，却
在三天后灰溜溜地回到了村庄里，因为“外面
的世界已经无路可走了！庄稼地连着庄稼地，
草原都有网围栏，城市除了机动车就是斑马
线，我们骑马根本周游不了世界了……”（《骑
马周游世界》）时移世易的同时，人性和人心
也发生了异变。为了金钱实利的获得，人们不
再遵循自然伦理和大地信约，树林被乱砍滥
伐、草原被肆意开采、猎人不再遵循规矩，贪
婪打破了所有的禁忌及对大自然的敬畏。

远古与现代同构并存的书写，显示出海
勒根那对人类发展史面临的悖论和困境的体
察。作家以哀婉焦灼的文字揭示出失根状态

后人的悬浮无依和无言痛苦，表达出对工业
文明异化人性的警觉，以及对于拜金主义的
拒斥和批判。为此，作家将传统文化岩层重新
激活，将那些顺其自然、本乎天性的生存观念
和浪漫故事重新讲述，进而阐释、针砭或解决
当代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那些困缚我们的基本
问题。基于此，海勒根那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有
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如伯父特木热终其一
生的愿望是守着草原和艾敏河，他希望死在
河里并把尸首喂鱼，这样他的魂灵就可以附
到鱼身上，从而永远与挚爱的河流和草原在
一起。然而，酒醉的伯父还是死在了岸上，但
懂得他的鲇鱼钻到伯父的坟地，帮助他实现
了心愿。又如朝鲁校长和他所造的木马失踪
后，每到雨季“一匹精灵般的白马总会闪现于
荒无人迹的沙原里，它浑身无一根杂色，四蹄
黑如炭墨，形体修长而丰腴，鬃毛如飞扬的风
浪，它被无数的闪电照亮，又被漆黑的雨夜淹
没”，这匹精灵般的白马，就是蒙古人世代相
传的神驹。此外，被杀害的鄂伦春猎人吉若变
成了六叉角的公鹿（《六叉角公鹿》）；白狼马
则带着它的主人嘎达梅林回到了富饶而丰美
的科尔沁（《白狼马》）；找到青鸟的“我”终于
与坟墓中的母亲幸福地重逢了（《青鸟》）。在
这些作品中，现实生活中卑微而困苦的小人
物抖落了世事的烦忧，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愉
悦欢脱的面影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诚如玛萨姥姥曾说过的话——“人类是
不能敲开所有的自然之门的，有些门要永远
关上，永远不能打开。”（《把我送到树上去》）
自然的堂奥幽深晦暗，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尚
不能勘破所有的秘密。当贫乏庸常的生活令
人难以忍受之时，作者便以瑰丽的想象将宇
宙的无限奥秘一一打开。于是，人、草木、鸟兽
在自然的眷顾中自由转化并相依相偎，在这
个隐秘的世界中，万事万物如水流花开，安时
顺命地自然开合。

可以说，《骑马周游世界》这部小说集质
疑了现代性无往不胜的神话，改写了进化论
的时间观，乃至改变了自文学革命发生后启
蒙话语和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通过天马行
空的想象，刀锋般的现实逼视以及对民族文
化的深度掘进，海勒根那笔下的世界迷离彷
徨，显露出无限的可能性。在倾情讲述民族的
前世今生时，他提示我们扎根的重要和可行
性路径——只要“青鸟”在心里飞来飞去，便
可灵魂落地，便可八风不动，便可此心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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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诗人陈宓曾在《汤泉》一诗中
感叹：“难将人力营力胜，须信天工造化
长。”汤泉，是上天送给人间的一件神奇
的礼物：不择地而出，汩汩滔滔，清清亮
亮，又有着绵长的温暖。刘致福生在胶
东文登，“家乡的温泉都是地表泉，真如
泉水一样，从地表岩间汩汩喷涌而出”，
自小在汤泊汤泉中泡大，更因浸润着先
人们歆享自然、融汇自然的汤俗文化中
成长,他创作出的散文也一如神奇的汤
泉，清亮、温暖，有着独特的魅力。

读刘致福的散文，感觉到他能操持
多副笔墨，他的文字是很有些文艺范
的。他喜欢海边咖啡店门口小诗《一杯
沧海》中类似的文字：“每个人都是一只
杯子，/只是杯子的大小不同，/有人只
装着自己，/有的装得下一片汪洋。”他
能写《济南的春天》中类似的文字：“趵
突泉灯会的余辉还在闪烁，千佛山上的
蜡梅已经绽开了娇艳的嘴唇，阵阵幽香
随风浮动，搅得半城人心神难宁。”文字
中有一种灵动的秀气。“几场小雨，天空
被洗刷得格外干净、清亮，雪白的云朵
在湛蓝的天幕上层次分明地飘移，燕子
也呢喃着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端
午节》）文字极为讲究，用笔细腻，色彩
高亮而又蕴藉，在精雕细琢中激发文字
的味道，很有些经典散文味道。他重视
语言的节奏，比如，好用短句，重视短句与长句的相
间，有着近代理论家顾随所说“一读便好”的追求，能
让人嗅到汉字的馨香。这种感觉在他近来的文字中
更加突显。此前的作品时不时地还能看出杨朔等人
作品的影响，如常常会以文学性的语言卒章显
志——“马里兰的夏天很短，只有不足四个月，和她
还没有更深入的交流，她便翩然而去；马里兰的夏天
也很长，她会永远留在那些热爱她的人的记忆深
处。”（《马里兰的夏天》。但这样的文字，在他近来的
作品中越来越少，灵气不外露，词锋更内敛，这或许
正是一种成熟。他的散文，如储福金小说《黑白》中的
梅若云：“脱俗，清丽，洁净。”他珍视文字，尊重文字，
用笔节俭。

刘致福“雅洁”的文字是经过了“淬火”炼成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钟情于小说，颇得“先锋”的
感觉，那是要把人内心深处的罪恶“抓”出来，以牺牲
阅读的愉快作为代价，以对人性恶、潜意识的罪的获
取作为报偿。在他的散文中，也会偶尔“用力”一下，
如《戏台》写一位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头后挽一个
髻的地主婆，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这其中还能见出先
锋性小说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归于平常的生活。这有
些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打打杀杀、腥风血雨之后，
做了个平常人；但自然与平常人的“平常”又有着不
同，这平常似乎也有着极不平常的意味。从负重而
行，到“极快乐”的书写，他的散文中透露出“风行于
水上，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的乐趣。这就像明
清时代的文人张岱在《琅嬛文集·答袁萚庵》中所说：

“《琵琶》《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
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
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在这样的文字中，刘致福的作品浸
润着绵长的温暖。他热爱生活，甚至时
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文学的眼光来打
量生活，把自己的笔化成独特的感官来
感知生活。在他那里，写作恰恰不是消
耗生活，而是生活的酝酿，其中的酒引，
是对生活的热爱。在航班上听到孩子的
哭闹，他将其称之为“一种让人感到无
奈又感到几分安慰和温暖的哭泣”。他
沉醉于对生活的温情的书写。《父亲的
脚步》中的父亲，劳碌奔波一生，坦荡而
充实。84岁的母亲小住四个月，“这四个
月里，有多少日子都浪费了，没有好好
去珍惜”。（《母亲还乡》）虽是常情，却有
着格外打动人心的力量。等了一辈子的
国哥“内心有梦，精神平静纯粹”。在平
静、神秘、贫瘠而又温暖的乡村中长大，
刘致福追求人生的前景与希望。“人的
一生，犹如在漫长的山路上夜行。似乎
总是受着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光亮
的魅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个人都坚
信下一步一定比现在美好，更远的地方
尽管模糊，却更让人充满希望，似乎只
要走到那里，现在的一切就会改观，这
一辈子便也不会白活。人们执意地迷信

未来，未来的‘鱼肚白’永远那么神秘魅人。”也正因
为怀抱这份“希望”，他感觉不到“艰苦”：“记得我们
将雪被掀掉，从雪底下来压在被子上面的衣裤，掏出
来龇牙咧嘴地穿上，丝毫没有感到多么艰苦，倒似乎
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希望的光亮》）这段文字，动
作连贯，一气呵成，映射出生活的真实，更重要的是
文字突破了语言本身的力量，能体味到这是在作者
心中反复酝酿、让自己感动的一种体会，是感受过
的“近乎圣灵的光亮”。这是刘致福散文这一洼汤泉
的热力源。

从发表作品的频率看，刘致福的写作是很“上
手”的，他是写作的“乐之者”。在一团乱麻的成人心
境里，写作带给他愉悦。写作，就是他的自我救赎。他
靠文字，“穿越世俗的走廊”。何谓“穿越”？自然不是
沉迷，但也不是舍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完全的超
越，是带有距离的警醒，是怀抱同情与温情的体谅。
像是《穿越世俗的走廊》中所写，朋友老B痴情于办
公室与住所间的天然的绿色走廊，欣赏四季里无
限的风景，“办公室里的琐碎烦恼，城区与路上的喧
闹嘈杂即可无影无踪，令人不自觉地有种换气的感
觉，吐纳代谢，似乎从这里走过去，那个人又变成了
一个‘新’我”。写作便是他的“换气”，吐故纳新，日日
常新。

尊重生活，遵从内心，“每一个字都渗透着生活
的阅历与沧桑，都蕴涵着人生的感悟与智慧”。刘致
福将文字“泡”在生活之中，他的生活又自自然然地

“流溢”成文字，自有着格外动人的力量。

2020年，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正常
的生活秩序，被浮躁、焦虑的情绪所困扰，而张秋
铧以作家的定力写诗作文，并沉下心来，梳理旧
作，创作新篇，汇集成《东湖洼之晨》小说集。集子
选录小说24篇，内容涉猎农村、城市、部队、医院、
家庭等题材，展现了南北地域风情，描写了各色人
物，内涵丰富，色彩鲜明，感情细腻，语言灵动而有
张力。

张秋铧于1968年开始发表文章，1979年专
业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
400万字。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园中情》《抗日
名将张自忠》《太阳半张脸》，中篇小说集《烟雨南
运河》，传记文学《走向和平》，文化随笔《贯通一生
的心理手册》。1995年首次出版《抗日名将张自
忠》，20年后再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为该书提
名“捍疆卫土”，其作品生命力、影响力在当下文学
界实属少见。有人称之为“张秋铧现象”，当然更
多的是指他年过古稀仍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笔耕
不辍，佳作频出。2019年出版长诗《涛声回响六
百年——钓鱼岛之歌》。

短篇小说《东湖洼之晨》是作者20世纪80年
代创作的，当时被全国各地小说类杂志相继转载，
河北省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晨曲》。时隔多年，
天津作家武歆在张秋铧作品研讨会上谈到其创作
特点时说，《东湖洼之晨》与当下的作品相比，一点
也不落伍。是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
年敢于追求富裕美好生活、大胆创业的故事，缘于
作品独特的叙事方式与描写手法，被人们长久记忆。作者将
该篇为小说集冠名，有着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农民勤劳致富的劲头没有变，乐观向上的生活基调没有
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没有变。一篇文学作品围绕国家
发展的大主题，以丰厚的思想性、较强艺术性，为发展过程中
所出现的矛盾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作注脚，这应该是文学
艺术的现实意义。《边鸟》以新颖的视角，描写国境线两边两
棵树上的两对儿鸟，与树下驻扎的两国哨兵的跨越“国界”的
生活。通过对自然界无意志、无思想的树与鸟的依附、鸟与
鸟的聚散，描绘出自然和谐美的场景。作品以文学艺术的内
涵呈现人道主义，呼唤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生发出感人的力
量。作者用评论家刘乐群对《边鸟》评判的信，作为小说集的
序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艺术特点，“刚笔
见气魄”，“柔笔出神韵”，其格调与各篇风格一脉相承。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东湖洼之晨》
小说集，读出了张秋铧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以及浪
漫的现实主义底色。作者在叙事中大开大合，以刚健的笔锋
切入时代，切进社会深层、底层，在小切口处展露作家大胸
襟。作者时时保持敏锐的感觉，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既有前瞻
性的预判，又有对事态时事的深刻思考。作者在文学创作中
以关注时代发展、社会矛盾和民众生活为命题，担当文学创
作的责任与使命，思索、探讨着人性的、思想的、纷繁复杂的
社会现象。在作品中植入国家故事、时代话题，表达内心的
情绪与愿景，形成一部部、一篇篇文学作品，引发读者共鸣。
其大情怀、大格局的浪漫主义底色显现其中，让作品精神不

落伍，能够常读常新。《啊！明云》主人公是一位
地主阶级出身的“娇小姐”，她背弃出身阶层投
身革命，成为追求光明与理想的红军女战士，最
终却被“改组派”夺去鲜活生命，熄灭了青春的
火焰，读来仍为“时代病”吞噬生命而唏嘘不
已。《小兄弟与洛戛大哥》描写小红军在掉队路
上结拜汉藏两族兄弟的民族团结故事。《谛听女
儿脚步声》关注新冠肺炎病毒严峻形势下的白
衣战士，讲述同为医务工作者的两代人，关键时
刻以仁心仁术，患者至上，白衣执甲，不惧风险
的精神，演绎出平凡人的英雄主义。

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鲜明个
性。张秋铧出生于江汉平原，从军数十年，旅
居北方多地。在荆楚文化的滋养和燕赵文化
的熏陶下，形成了“南”婉约“北”阳刚集于一身
的性格特点。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铸就了他
乐观向上、心有气象、存天地之浩气的宽阔胸
襟。这对一个作家创作而言，作品必定体现出

“我”在其中，引领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去感受清
新的格调、活泼新颖的叙事，领略作品中鲜活
健康的阳光人格，品读出十足的生命张力和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纳入小说集中的作品，从各
领域的各色人物看，无论大人物还是平凡普通
人，无论命运如何，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不屈服
命运、奋发追求人生理想与价值的光。大人物
身上自有英雄气，小人物也能活成群像中的坐
标，散发人性良善的魅力。总之，整部作品叙

事格调昂扬激情，语言崇尚唯美，感情细腻舒展，婉约中释
放浪漫主义色彩。是的，一个作家思想抵达的地方有多
远，作品的内涵就有多饱满，人物生命力就有多旺盛。

现实主义思想底色隐于心理活动。小说创作的心理嬗
变也是一个作家自然发展变化的过程。张秋铧在创作设计
与构思中，观察、感受、认识社会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生活百态
与百态人生，涉猎的题材虽广，但塑造的所有人物都拥有健
康的人格、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家国情怀，努力让生命精彩绽
放。他们的心里始终是开放性的，没有悲戚、阴郁和丑陋。
《新来的护士周萍萍》描写了年轻的小护士对待伤病员细致
周到的护理，当得知父亲在狱中亡故的消息，她抹去眼泪，面
对现实，坚强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农村来的打工妹阿珠，丈
夫进了监狱，她独自抚养孩子，做点小生意，等待丈夫早日归
来。《法论》和《生命的张力》等篇都是描写下岗工人自谋生
路，艰苦创业，甚至被输送到国外做劳务，仍不等不靠，昂首
做人。他们是一群不屈服命运的普通人，是社会改革进程中
被时代冲刷的小人物缩影，不管命运如何，都挣扎着活，做最
好的自己，读来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短篇小说是生活的横断面，从小切口处去记录时代脚
印，抒写国家与社会宏大题材中的小故事。这部小说集中的
作品创作时间跨度长，但反映的主题思想均是主旋律。我们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找到一根脉络，那就是作家的精神走向，
即作家的世界观和精神色彩，渲染着浪漫的现实主义思想底
色。当读者深入作品，密切与各色人物神游交汇时，相信在
你的眼里已然呈现出一片张秋铧的“文学世界”；感受到总有
那么一束光，始终明亮在七旬老作家的心中。


